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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
二次全体会议大会后， 委员们离场。 当
日， 16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
明建设主题作大会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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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规定成果体现在两会会风中
参加一个聚会， 有官员， 有代表委

员， 还有媒体人。 会后邀请方请大家吃
饭， 很简单的家常菜， 问喝啥酒时， 大
家都不约而同地说 “别喝了”。 结账时，
几个代表委员都要求AA制。 一个人大
代表说： 代表团对吃饭有严格的规定，
绝不允许接受吃请， 他是开完会后请假
出来的 。 另一个官员则说 ： 八项规定

后， 已经习惯AA制了， 哪一次没AA就觉
得很不安。

这个细节， 让人看到了八项规定对观
念和作风的改变， 并感到它们已经深入到
两会会风中。

3月8日上午，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西
代表团审议， 一段故事广为流传。 有代表
从大会餐桌变化谈到更加自觉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 说以前不少代表都不在驻地
吃晚餐， 现在基本都不出去吃饭了， 自助
餐盘子也都见底了。 总书记幽默地说， 看

来肚子里油水少了。 这些细节体现的也是
会风。 连外媒都惊叹， 代表委员喝瓶矿泉
水， 都得自己花钱买。

这个问题上， 随时盯着代表委员的记
者可能更有发言权。 一个记者说， 往年的
政协小组会上 ， 如果记者想采访哪名委
员， 只需要走到他身边邀请， 不管是否在
开会， 委员一般都会同意离席， 到会场外
接受采访。 但今年却有了变化。 记者数次
在小组会进行中邀请委员， 大多时候都被
婉拒： “等散会后再接受采访。” 记者感

慨， “场内开小会 ， 场外开大会 ” 的现
象， 今年有了很大改变。

从代表委员的衣着也能看出变化。 往
年两会上， 一些代表委员奢华的装饰打扮
曾引起公众的不满， 这个名牌皮带， 那个
限量版包包， 今年这些已差不多绝迹了，
估计是担心自己身上的珠光宝气与没有了

红地毯、 精美插花、 豪华宴会的节俭会议
氛围格格不入。

两会是中国的政治盛会， 媒体云集让
两会越来越透明， 会风的小细节更容易被

媒体抓捕到， 对两会充满期待的民众
也习惯从一些看得见的会风中观察代

表委员 。 如果小组讨论会上很多座位
都空着， 如果代表委员出入豪华酒店
大吃大喝， 如果审议讨论时没有真知
灼见 ， 民众怎么会相信他们能够真正
履行好监督和审议的职责 ， 不负民众
所 托 ？ 八 项 规 定 对 中 国 社 会 的 风
气———尤其对官场风气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这些影响当然会反映在两会上，
过去那些让民众反感的两会坏风气越

来越少了， 而被很多新习惯新观念所
代替 。 但愿这种改变不
止停留于表面 ， 更植根
于代表委员的内心 ， 植
根于两会制度。

税收法定了，附加费怎么办
本报记者 卢义杰 刘 星

原本， 全国政协委员、 南开大学法学
院教授侯欣一想给立法法修正案提一个建

议： 像税收法定一样， 收费法定的原则也
要写入立法法。

和法学界朋友交流之后， 他放弃了这
个 “激进的想法”： “大家的基本想法是，
费， 现在还是暂缓吧， 先把税规范了。 因
为费更乱。”

持此观点的不只是侯欣一。 参与立法
法修订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接受媒

体采访时也坦言， 把 “税收法定” 原则写
进立法法都很困难， 规定 “收费法定” 就
更难了。

人们对各式各样的附加费并不陌生，
且不得不交。 比如， 出租车费包含燃油附
加费， 水价、 电价包含公共事业附加费。
连一张电影票都包含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

项基金， 不过 ， 不少电影票对此并无标
示。

《人民日报》 曾统计， 与公民日常生
活相关的附加费达30多种， 单是电费里暗
藏着的收费估计每年高达270亿元。 但明
确标明征收期限的仅5项。

“像机场的建设费， 没法想象， 怎么
能向乘客收呢？ 我买的是机票， 坐的是飞
机， 飞机停哪儿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向
我收什么机场建设费？ 这完全是两个法律
问题。” 侯欣一认为， 这笔费用应该向航
空公司收取。

“这个从法律上怎么解释？ 我们都不
解释， 就一收这么多年。” 他说。

更多的附加费， 其依据绝大多数只是
政府的规范性文件， 并无法律依据。

不少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近年来都
提出议案或提案 ， 剑指附加费 。 随着今
年立法法大修， 这一问题再次进入舆论
中心。

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告诉中国青年报

记者， 这些费， 理论上可分3种情况具体
研究， “一部分费要及时转成税”， 在计

划经济时代， 国家的税收观念还不强， 当
时还主要依靠收费的形式。

他表示， 对于需要转成税的费， 一定
要借鉴国际经验， 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进行 。 对于不必要的费 ， 应该少收或不
收。 过去， 一些收费还和部门、 个人的利
益挂钩， 即使不挂钩 ， 有些费也不应当
收。 有些费不多， 收了意义不大， 有些收
费对象是穷人， 更加没有意义， “又费劲
又给人印象不好， 财政那么多， 何必收那
么一点费？”

“如果是最必要收的费， 也应该发扬
民主， 听取大家的意见。” 他说。

官方对于附加费的清理已有回应。 今
年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 财政部部长楼继
伟表示， 目前保留的附加费都是有依据
的， 主要是政府性基金， 比如三峡水库库
区基金、 南水北调工程基金。 一些没有依
据的已被清理掉了， “至于能不能做新的
改进， 通过其他的税收来解决， 那是另外
一个问题”。

去年， 财政部公布了行政事业性收费
及政府性基金目录。 地方政府也在进行该
项工作。

在侯欣一看来 ， 寄希望于政府完全
解决所有的附加费问题并不容易 。 因为
费已成为一些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之一。
侯欣一记得， 2014年的两会小组讨论

上， 一名政协委员直言， 现在有多少费、
怎么开征的、 费用到哪儿去， 恐怕没有一
个人说得清楚。 该委员援引一家学术机构
的研究结论， 称现在的费占政府收入的
40%。

审计署官网的一则消息能佐证这一

点。 2011年11月至2012年3月 ， 审计署组
织对18个省的54个县财政性资金进行了审
计调查， 发现县级财政性收入结构不尽合
理 ， 非 税 收 入 占 比 相 对 较 高 ， 约 占
60.45%， 占比超过税收收入。

“费的法定， 首先规范性要提高。 以
后， 要走各个层级的预算程序来确认， 预

算程序也是法定的。” 全国政协委员、 财
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建议。

侯欣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立法法
里有一条 “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
（六） 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 如果把这条
细化， 也可以作为一个收费法定的法律依
据。

不过， 这名法学教授认为， 最理想的
状态依然是尽快颁布行政收费法。 哪些费
是合法的， 应该怎么收， 怎样公开， 这些
都应尽快纳入法律轨道。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阚珂则透露， 目前， 他
没有看到行政收费法的立法计划 。 他认
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
成， 各方面已实现有法可依， 不是所有的
事情都要立法， “遇事找法， 不要说遇事
没法”。

但这部行政收费法， 不少法学人士已
经期待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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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说会

法律打架
委员交锋

本报记者 白 雪 周 凯

实 习 生 彭 博

“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有冲突
的时候怎么办？”3月9日， 经济界别34
组小组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
署原副审计长董大胜抛出了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发改委原副
主任杜鹰接着开口。声音不高，说的事
儿却不小。

杜鹰说，2007年太湖爆发水危机，
发改委牵头做了一个太湖污染防治处

理方案，结果就碰到了“法律打架”。水
污染防治到底归水利部还是环保部

管？两家都有执法依据，一个依据《水
法》，一个依据《水污染防治法》。两家
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新安江千岛

湖流域治理，两部门又“打了一架”。环
保部门认为水污染 “当然是我负责
了”，水利部门说“你的水体污染跟水
容量有关系”。

“在这个事情上，人大的立法部门
应该检讨。”杜鹰说到这里，往右边一
抬下巴， 对着黄建初说，“你原来是法
工委的， 你说说吧， 别白话那个 （法
条），这个事怎么解决？”

现场哄笑，问题抛给黄建初。黄曾
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

任。今天谈立法法，小组的许多问题都
奔着他去。有时候杜鹰开口，要连喊三
声，“老黄、老黄、老黄”，才能把他拉回
讨论。

“老杜说得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
多，实际上，我的看法呢……”黄建初
的话被打断。

杜鹰接着抛问题，“我估摸着，这
个法是人大的一个委员会牵头弄的，
那个法是人大的另一个委员会牵头弄

的”。 两个委员会靠在国务院不同部
门，之间没有充分沟通。

“你人大常委会是不是在这个事
情上要负责任？”杜鹰问完，现场轻笑。

“立法打架这个事情是存在的，这
也是我们立法质量不高的一个比较突

出的表现。”黄建初接着说，这次修改
的立法法当中，“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94条提到了， 法律之间对同一事情的
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

的，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被打
断。

“弄半天，倒是裁决呀。”杜鹰说。
会场的人在笑，温度好像升高了。

有人说，“裁决这个词不对，不是裁决，
应该是决定。”有人开始议论。

“看着这两个部门在这儿掐，掐了
这么多年了，这个（法律打架）到底是
谁的职责？”杜鹰声音响了一些。

“我知道，我跟你把这个法律规范
说一下。”黄建初熟谙法条，开始用法
律语言进行解释。49秒后，他被打断。

“你说的太多了，你就说我刚才说
的事儿。”杜鹰追问。现场笑。

“适用部门规章的，应该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决定……” 黄建初对着一
摞资料刚开口，被打断。

“我还是得把立法法这个 （说一
说）， 你提出了哪个工作做得不足，那
是另外一回事，我先把……”黄建初继
续被打断。

“立法法最终目的就是提高立法
水平，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不立呢。”
杜鹰不想换话题。

接下来的对话，两人一来一往。
“现在修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就是为了解决你这个问题。”
“是啊，那怎么解决呢？”
“我跟你说啊，一个是第94条，一

个是第95条， 还是要先把法律规范弄
清楚……”被打断。

“修改后的94条啊？”
“对，修改后的94条。根据授权制

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时， 不能
确定如何适用时，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关键这个事就没人提了拿去裁
决，两个部门就在那儿掐。”

两个小时的会议中， 这场7分钟
的交锋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
时，会场热闹极了，交锋不断涌现。

在议论声里， 黄建初说完了一个
整段的句子：“咱们下一步认真执行中
央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从长远上，逐渐来解决老杜
说的这个问题。”

总理送给青年“实惠大单”
本报记者 陈 璇 陈 卓

3月5日， 坐在人民大会堂里， 90后全
国人大代表铁飞燕一边听着总理李克强作

政府工作报告 ， 一边用笔在纸上勾勾画
画， 还特意将打动她的地方画上一个大大
的星号。

她把勾出来横线和星号梳理了一下，
“感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既亲民， 还
很 ‘贴青’ （贴近青年）”。

在她看来， 政府工作报告里有很多地
方跟青年利益贴近， “是一张政府向青年

释放红利的实惠大单”。
“众多 ‘创客’ 脱颖而出”、 “制定

互联网+行动计划” 等听着很新鲜的句子
闯进铁飞燕的耳朵里， 她发现这些概念是
第一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几乎跟这个云南姑娘同时， 在北京工
作的王盛林从电视直播里听到同样的信

息。 不过， 这位北京创客空间的创始人，
对 “创客” 这个词进入政府工作报告 “不
感觉意外”。 今年1月， 总理李克强为深圳
一家创客空间———柴火空间添过 “柴”。总
理曾现场评价说：“创客充分展示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活力。这种活力和创造，将
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不熄引擎。”

在王盛林看来， “创客” 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 相当于为年轻人热爱的这种创新
方式添了一把更猛的 “柴”。

听到总理亲口说出 “互联网+”， 从
一家500强企业 “出走” 创业的王向导的
心里更有谱了，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
和目前的潮流是相符的”。

说到创业就业， 铁飞燕也反复琢磨着
政府工作报告里释放给青年的积极讯息。
对于报告里明晰写着的 “今年高校毕业生

749万人” 来说， 利好的方向是， “要加
强就业指导和创业教育， 落实高校毕业就
业促进计划， 鼓励到基层就业”， “实施
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 支持到新形成产
业创业”。

铁飞燕上大学时曾经有过创业经历，
跟同学合伙开了一家花店。 她很能理解，
“办一家皮皮 （小微) 公司真不容易啊”。
她也体会过， 大学生创业 “没钱、 别人都
不看好你” 的滋味。

如今， 她从报告里找到一种显而易见
的红利———“中小微企业大有可为， 要扶

上马 、 送一程 ， 使 ‘草根 ’ 创新蔚然成
风、 遍地开花”。

在湖南开一家米粉店的张天一在手机

广播里听到这句话， 他还听到了总理说的
另一句话 “推动大众创业 、 万众创新 ”。
他还注意到， “实行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
费， 拓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范围”。

不过， 欣喜之余， 张天一想到另一个
问题———户籍。 “企业要在户口所在地注
册才能得到税收减免， 所以就很有可能享
受不了这个政策。” 他说。

现实里， 户籍成为困扰部分青年自由
择业、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尴尬事。 令张天
一期待的是， 政府工作报告里为青年作了
考虑， “抓紧实施户籍制度改革， 落实放
宽户口迁徙政策”。

“报告中 ‘着力促进创业就业’ 这一
部分， 还涉及进城务工人员。” 细心的铁
飞燕有了另一个欣喜的发现。 “全面治理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健全劳动监察和争
议处理机制， 让法律成为劳动者权益的守
护神” 一行字映入她的眼帘。 这位经常在
微博上关注农民工讨薪的人大代表说 ，
“这是在为农民工撑腰啊， 尤其是进城打
工的农村年轻人， 不能让他们一年的辛苦
钱没着落”。

当这位农村出生的姑娘听总理讲到

“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时， 心
里更是 “各种感慨”。 尤其是 “花好每一
分钱， 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学子纵向流动
的渠道” 打动了她。 和铁飞燕一样， 全国
人大代表、 29岁的广东村官赵雪芳对此也
深有感触。 在农村工作的她， 能切身观察
到 “城乡教育资源的差异”。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
身命运”， 从总理口中铿锵有力说出的这
句话， 是铁飞燕和赵雪芳这两位年轻人大
代表的共同愿景。

那句令人耳目一新的 “大道至简， 有
权不能任性”， 在铁飞燕口中有了另一种
解释 ， “这也是说 ， ‘拼爹 ’ 和 ‘拼关
系’ 也不能任性了”。

“年轻人最渴望公平的社会环境。 有
能力， 才可以任性。” 这位23岁的姑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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